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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博举报不是

反腐法治化杂音

从本周舆情来看，热度最高
的事件重回“李某某案”，本周热
度最高的单条网络新闻是“李某
某为轮奸案首个施暴者，专门打
飞的回京聚会。”从舆论上分析，

“李某某案”之所以常驻舆论关注
首位，主要在于网友对其“家庭背
景”的猜忌和对“律师言论”的不
解，两者不断挑逗舆论兴奋点，推
升舆情的长久高涨。

互动媒体关注的重点还有“法
官招嫖”案，“上海法官嫖娼案3名法
官被开除公职”系列新闻位居本周
舆情热点排行第二位，有至少206万
网友参与讨论，超过20万条评论。

网友@龙港镇刀客认为，“领导
招嫖凸显监管缺位。”而从新闻跟帖
中看，网民对爆料者“陈玉献”私人
侦探跟拍监督终获“猛料”的舆论监
督方式表示极大的认同，舆论一边
倒式地认为民众监督具有强大力量
和推广意义。

微博举
报正在拧成
强大的舆论
力量推动线
下的成效，
依赖微博举
报虽不是法
治化反腐的
核心动力，
但微博举报
也绝对不是

反腐法治化的“杂音”。
微博举报彰显威力，但如果现

实监督渠道畅通，又何必曲折通过
网络公共平台表达？个案再多也形
不成监督的长效化力量，唯有保证
制度的落实和法治化反腐的正本清
源才是努力的方向。舆论鼓励微博
反腐，让微博成反腐前锋的同时要
推动反腐制度的跟进，要让“匹夫之
勇”的微博举报不再成为孤立的个
案。

被“妖魔化”的群体

7月26日，新闻《一新生婴儿因
处置问题引纠纷 富平警方介入调
查》开始进入公共视线。27日，华商
报进行跟踪报道，未形成明显的舆
情热点；8月2日，拐卖婴儿话题形成
一定热度；8月5日，拐卖婴儿的张某
落网，话题关注度达到最高；8月6日
当日相关网络新闻达到2370条，相
关微博数量超过十万条。

网友@七爷愤而直言：两万
元就卖了一个婴儿！这样的人不
需要多，一万个医生里面有一个
的话，就可以让全国的孕妇焦虑
不安。@刘明君称：法官招嫖在情
理之中，但医生卖婴却是意料之
外。这位妇产科医生得编多少谎
言才能瞒天过海？又有多少医护
人员参与其中？这不是一起极端
个案，在一个没有底线的社会里，
什么罪恶都可能发生。

网络舆论的此次再聚焦再一次
把医生群体推向了“妖魔化”深渊，
陕西富平“熟人社会”中医生跨省贩
卖婴儿击穿了制度和伦理两条底
线，其警示必须超越个案，此案更具
普遍性的反省。

个案不应成为抹黑医生群体的
普遍事件，在口诛笔伐医生职业道
德沦丧的舆论声音中，应更理性呼
吁新闻舆论正确引导，不要以点带
面的扩大化报道，刻意塑造舆论对
立。

法官和医生深深陷入到漩涡，
舆论固然放大了职业的对立面，但
这并不偶然的网络舆情事件再一次
为社会的信任蒙上了一层怀疑的雾
霾。公民化社会中信任的重构不仅
需要漫长的时间，还需要来之不易
的“公民共识”，唯有推动反腐法治
化进程、公民道德感教育才能推动
共识的形成，重构社会信任。

作者系人民网舆情监测室主任
分析师 庞胡瑞

不应因个案
抹黑整个群体

庞胡瑞

舆情

本报深度记者 刘德峰

造谣的动动嘴，辟谣的

跑断腿

以集团军形式出现的北京
辟谣平台，让热心辟谣的人看
到一丝希望。

“有这个平台挺好。”独家
网总编李玉桥说。多位人士表
示，该平台的成立对于抵制、应
对不实传闻有积极作用，由政
府指导将更能增强平台内容的
公信力。

但现实情况是，更多的人
选择信任谣言，而不是辟谣。

7月中旬，一位名为“神笔
记”的网友在新浪微博发帖：

“俄罗斯昂首迈入高收入国家
之列，抽了谁的脸？”该帖提到，
据世界银行公布的最新数据，
俄罗斯人均年收入高达12700美
元，人均购买力位居欧洲第二。

人大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
研究员罗思义基于在俄罗斯工
作的经验，以及自己在研究中
掌握的相关数据，对该微博中
数据的真实性提出质疑。

而李玉桥所在的独家网，则
对罗思义做了专访，对网帖内容
予以辟谣。“从采访到做完节目，
整整花了一周左右的时间。”李
玉桥告诉齐鲁晚报记者。

所以独家网总裁唐杰对辟
谣工作哀叹：“别人动动嘴，我
们跑断腿。”

要考证一个传言的真实
性，最为直接的方式就是到现
场探访当事人。

2011年1月，有网友在新浪
微博发布了一张老人头部受伤
照片，称系城管殴打所致。当
天，就有网友举报该图片并非
城管打人照片，并有多人提供
线索，称此图片内容实为2005年
发生在上海的一起老人被高空
飞落腐乳瓶砸伤事件。

新浪微博辟谣小组迅速跟
进，查证此事件在2005年9月22
日已被报道，即《高空飞落腐乳
瓶 96岁老人出门被砸瘫倒在
地》。为了确保信息准确性，工作
人员联系采写该报道的记者求
证，并委托新浪上海站人员持微
博照片赴事发地探访，从小区居
民和居委会处进一步确认消息。

“此次辟谣经历了网友举
报、网友参与、网络搜索、询问
相关人、实地探访等多个环节
和手段，是体现微博自净机制
和主动净化机制以及微博辟谣
工作方式的一个典范。”新浪微
博辟谣小组工作人员说。

失败了的辟谣联盟

与辟谣所需花费的大量时
间和精力相比，国内从事辟谣
工作特别是政经、外交等领域
辟谣工作的人，往往还会饱受
争议。

曾于2011年5月与窦含章、
“点子正”等人发起首个民间辟
谣组织———“辟谣联盟”的中国
政法大学副教授吴丹红更深有
体会。

“辟谣联盟”成立时，不少
人望风加入，吴丹红宣称“我

们辟谣只辟事实，不辟观点。”
此后，该组织辟过多条谣言，
包括“北京地铁迷药案”、“海
南香蕉催熟”、“7·23死难欺诈
认证用户郭瑶”等。

据媒体报道，在围绕温州
动车事故辟谣时，因该联盟辟
谣依据多来自官方而备受争
议。联盟的核心成员之一李牧
承认说，辟谣联盟在“7·23”动车
事故中过于信任铁道部是错误
的。

“过分信任官方说辞，很多

辟谣证据采用官方通稿，这本
身就是辟谣的大忌。”北京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胡泳
说。

对辟谣联盟的争议持续到
2011年8月，知名博主“老榕”贴
出几张“辟谣联盟”的QQ群聊
天记录。其中“加V的影响大，我
们要集中清理一次”，“我们一
定要实事求是，对人不对事”的
说法，即便是联盟核心人员极
力解释，还是让辟谣联盟受到
了众多网友的口诛笔伐。

“本身组织的松散性，再加
上遇到的内外夹击，辟谣联盟
只维持了半年多时间。”熟知此
事的李玉桥告诉记者。

相比李玉桥和吴丹红的经
历，北京辟谣平台克服了单兵
作战的缺陷，再加上政府指导
多方合作，具备了更为强大的
组织能力。也正因为此，这一平
台的建立，被热心辟谣工作的
人士寄予厚望。

整合力量

“一个谣言在A网站被查
封，再到B网站传播，这个月辟
谣下个月重来。”这是各家网站
辟谣工作面对的尴尬现状。

创办于2012年6月的“谣言
终结者”栏目，是搜狐网辟谣的
主力军。它通过追溯消息源头，
向当事人或权威人士求证等方
式，对传言的真实性进行确认。
至今，该栏目已推出45期，共粉
碎200多个谣言。

2010年12月，百度发起了旨
在“打击互联网不良信息、共建
和谐网络环境”的“阳光行动”，
对钓鱼网站的曝光成为百度参
与北京辟谣平台的砝码。

北京辟谣平台的成员单位
可谓各有所长。而随着北京辟
谣平台的上线，所有这些辟谣
资源汇集为一股力量。

8月1日，北京辟谣平台正
式上线。据搜狗公司副总裁茹
立云介绍，上线第一天，该平台
便整合汇集数据10万余条。

8月8日，北京辟谣平台进
行首次改版。几项辟谣“新武
器”在改版中推出。千龙网总编
室主任李雁津说，在首页首屏
显要位置，平台以通栏方式推
出谣言曝光栏目，对近期影响
大、社会反响强烈的谣言进行
公示。在官网突出位置，又推出
了图片辟谣和号码通甄别恶意
骚扰电话工具。

“照妖镜”和“恶意骚扰电
话甄别”是北京辟谣平台的两
个特别栏目。与其相对应的是
搜狗公司提供的识图和号码通
两个工具应用。

“识图工具是利用搜狗公
司开发的图片搜索功能，帮助
公众慧眼识别网络上张冠李戴
的图片。”茹立云说，就好比给
图片打上了一个身份号码，无
论谁试图用什么外衣让它改头
换面，都能“聪明”地把它最初
的样子找出来。

搜狗公司提供的号码通工
具，依靠长期积累的数据资源，

就可以专门识别恶意骚扰电
话。

千龙网总裁黄庭满说，北
京辟谣平台在第二阶段将陆续
推出谣言粉碎报告、谣言有奖
举报、谣言分级评估、谣言识别
测试等特色栏目，通过开发娱
乐性和互动性的新功能，达到
用辟谣信息教育网友、增强网
友媒介素养的目的。

辟谣属事后救济

“有多少人会主动去看辟
谣平台？”在采访中，李玉桥突
然反问。

在李玉桥看来，人们更愿
意相信耸人听闻的事情。一条
谣言的微博转发量可以上万，
而辟谣者花费很长时间做出的
辟谣信息微博转发量，极有可
能还不到前者的一半。

互联网研究学者闵大洪
说，互联网谣言产生有其社会
原因，大众心理焦虑感较强，一
旦面对涉及环保、食品安全、廉
政等敏感问题的信息，就会寻
找与自己心理期望相契合的内
容，并予以相信、传播。

“在网络媒体与传统媒体
之间搭建一个联合辟谣平台，
实现信息共享，这对打击网络
谣言肯定是有益的。”搜狐网新
闻中心总监吴晨光说，网络媒
体受众人群数量庞大，权威性
却不及传统媒体；而传统媒体
虽然受众有限，但权威性却是
毋庸置疑的。如果能够搭建一
个实时共享的平台，取二者所
长，应该会有更好的效果。

除传播效果存疑之外，李
玉桥还直指目前辟谣工作的另
一缺陷，“虽然形成了一个联合
平台，但仍缺乏惩处机制。”李
玉桥告诉记者，“要让造谣者感
到足够的羞耻。”

“当务之急是要从法律上
界定什么是谣言，才能有针对
性的辟谣。”北京师范大学法学
院教授刘德良说。他认为，法律
意义上的谣言应该具备三个要
素：第一，属于没有事实依据的
虚假信息；第二，可能造成社会
公众的普遍恐慌；第三，传播者
主观上明知且有恶意。“不从法
律上界定何为谣言，一概辟谣，
有可能造成对公民言论自由的
不当限制。”

即便是建立了相应的惩处
机制，一味地进行管制仍非治
本之策。

胡泳认为，谣言的扩散经
常显示出一种对官方渠道消息
的不信任。“而要解决这一问
题，就需要相关方完善信息发
布制度，凡是涉及到社会公众
利益时，一定要及时通报。”中
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喻
国明说。

“辟谣只是辅助方式，属
于事后救济，只有政府的决
策公开透明，让权力运行在
阳光下，减少谣言滋生的土
壤，才能真正解决网络谣言

‘按下葫芦浮起瓢’的现状。”
刘德良说。

把把辟辟谣谣变变成成技技术术活活

2011年的抢盐风波清晰地表现出谣言传播的路径和方式。（资料片）

一条谣言，一条辟
谣，你更信谁？

在独家网总编李玉
桥看来，人们更愿意相
信耸人听闻的事情。一
条谣言的微博转发量可
以上万，而辟谣者花费
很长时间做出的辟谣信
息微博转发量，可能还
不到前者的一半。

这便是由千龙网·
中国首都网(下简称“千
龙网”)、搜狗、新浪微
博、搜狐、网易、百度6家
网站共同发起，并在北
京市互联网信息办公
室、首都互联网协会指
导下的北京地区网站联
合辟谣平台所要面对的
困境。这个平台，打算以
整合力量的集团军形
式，向网络谣言宣战。

集团军的对手并不
弱小——— 互联网谣言产
生有其社会原因，心理
焦虑下的大众面对敏感
问题信息，会寻找与自
己心理期望相契合的内
容，并予以相信、传播。
谣言的扩散经常显示出
一种对官方渠道消息的
不信任。而辟谣工作本
身的缺陷在于，缺乏惩
处机制。

这一辟谣平台能否
真正把谣给辟了，还得
打起精神慢慢看。

辟谣平台寄希望于整合各家力量所长，打击谣言。


	B03-PDF 版面

